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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 怀 史 念 海 先 生

［编者按］１９３４年３月１日，顾颉刚、谭其骧诸位先生在北平创办的 《禹贡半月刊》，
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份学术刊物 （１９３７年 “七七事变”发生后遽而停刊）。迨１９８１年７
月，史念海先生主编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１辑在西安问世 （自１９８７年第１辑起转为季
刊），同年１１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谭其骧主编 《历史地理》创刊号
在上海问世，两种刊物比翼齐飞，延续至今，深受学界欢迎。本刊创办之初，史念海先生赓
续颉刚先生的育人精神，知难而进，擘划经营，为学界尤其是青年学子开辟新的学术园地。
本辑兹集中发表一组文章，借以缅怀史念海先生终生的学术追求和人格魅力。

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阶段的史念海先生

张修桂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从 《禹贡》半月刊创刊开
始，标志着新生学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
生。但是关于它的学科性质，究竟是属于地学的
范畴或是史学的范畴，始终存在争论。争论的焦
点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限、手段和方
法。从表面上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限是历史
时期，手段和方法主要是利用历史文献进行辨
析、归纳的考证。因此，历史地理学很容易被认
为是属于史学的范畴，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直至
前些年，国家有关部门将历史地理学划归历史学
的分支学科，其主要原因也当在于此。当然，这
种划分与我国现实的历史地理研究单位，大多挂
靠在社科部门和高校历史系也不无关系。
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有关部门所作的

学科归类，更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学科的性
质，决定于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不是其他。历史
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理环境 （包括自然环境
和人文社会环境）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属于
地理学研究的 “昨天”部分。所以，中国历史地
理学的三位奠基人———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
生、史念海先生，根据自己数十年研究的切身体
会，一致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属于地学范畴，地理

学的分支学科。目前，学界的继承者，秉承三位
元老的观点，对此已有基本统一的认识。
此前之所以会出现争论，实有其历史原因。

新诞生的历史地理学，乃脱胎于传统的沿革地
理，从当时的研究范围和学科关系而论，沿革地
理始终难以摆脱历史学辅助学科的命运；而从历
史地理学诞生之后的三、四十年间，沿革地理仍
然被视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从
事的研究者大多又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手段和
方法，基本上就是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至于历史
地理学是研究地理环境在历史时期演变过程的观

念，还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在当时的学界
尚未完全确立。因此，关于学科的性质，存在争
论，在所难免。
可喜的是，通过近四十年的争论和探索，认

识不断统一，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实践工作中得到
不断发展，学科体系也得以逐渐完善。更重要的
是，争论促使学科从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发展演
变成为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同仁普遍确
立了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演变的新观念；并深
刻认识到，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必须
如地理学一样，对研究地区尽可能地进行实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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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研究。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史念海先生以实际行

动，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地理学
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
国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
史先生在 《河山集》第二集的 《自序》中指

出，“以前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主要依靠历
史文献。历史文献不可能没有讹误和疏漏，这就
要作一番考证。可是考证也并非都能解决问题，
如果能够到当地进行考察，问题有可能会迎刃而
解”。史先生还感慨，“历史地理学虽是地理学的
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它的研究者中间这样的工作
还未相习成风，就是我自己也需要作更多的充
实。因为这是一宗新的工作，在工作中就易于有
新的感受和体会。”所以从１９７２年开始，史先生
以花甲之年，对黄河流域中下游，以及淮河下
游、太湖周围，作了长时段的深入而细致的实地
考察。尤其是对于黄土高原地区，史先生的足迹
不但遍及各个县邑，而且 “曾五渡黄河、再越
伊、洛两水，往来于吕梁山下和熊耳、伏牛山
中；也曾四登陇山和子午岭，徘徊于六盘山东
西，直抵泾水源头及清水河行将汇入黄河之处；
也曾在西汉水上游祁山之上，细究诸葛亮一再出
兵其地的原因；还曾北登鄂尔多斯高原，探索明
成化年间王越奇袭鞑靼满都鲁于红盐池的所在”。
正是由于史先生坚持采用历史文献与野外考察相

结合的研究方法，所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
《河山集》第二集的 《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
与堆积》上下篇、 《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
蚀》、《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由历史时
期黄河的变迁探讨今后治河的方略》、《历史时期
黄河中游的森林》等等论文，用谭先生的话说，
“篇篇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所以，谭其骧先生
在为 《河山集》第四集作 《序》时，高度评价史
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谭先
生指出：史念海先生 “从第二集起，就一变而为
一部全是用历史资料 （包括文献与遗址遗物）与
实地调查考察密切结合的研究成果。这就使中国
历史地理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意义之重
大，可不言而喻”。根据谭先生的观点，这个新
的阶段，当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开始，至今已经
历了整整４０年的历史。
史念海先生开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阶段的

特点是：

１．“治学方法突破前规”
这是谭先生所归纳的新阶段最大的特点，也

是史先生为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阶段所作出的

最大贡献。正因如此，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
以史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突破单纯
依据历史文献的前规，采用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已相当普遍，从而使学科的研
究成果，更加丰富、科学、切合实际。
当然，在这一新阶段来临的前后，谭其骧先

生、侯仁之先生也为学界在治学方法上突破前规
作出表率。侯先生对于沙漠地区历史地理所取得
的成就，如发表于７０年代 《文物》、《考古》上
的 《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
迁》、 《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变
迁》、《风沙威胁不可怕， “榆林三迁”是谣传》
等论文，都是和他的实地考察工作分不开的；侯
先生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
主要原因也是由于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北京

市。而谭先生在编绘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繁忙
期间，也于１９７４年带队考察太湖及其周边地区，
并发表了 《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
考察简报》；又于１９７７年对长江中游和黄河下游
作了路线性考察。其后因生病不得不遗憾地中断
实地调查。谭先生对历史地理的实地调查一贯极
为重视。在为史先生 《河山集》第四集作序时就
说：“作者在第二集 《自序》中举了若干文献考
证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一经实地考察便迎刃而解
的例子中，就有永乐城、仙人关、萧关、祁山、
函谷关、潼关以及战国与秦代长城遗址等在军事
史上极关重要的条目。这篇序已使我极为欣慕感
慨，欣慕的是筱苏作出了如此令人叹服、足以显
示新中国高水平的杰出成果；感慨的是我老矣，
不可能再追随筱苏之后也作些实地调查”。所以谭
先生 “希望历史地理界的同志们，特别是具有足
够学历的中青年同志们，都能够通过读 《河山集》
第四集，引起研究历史军事地理的兴趣，并学习
筱苏文献整理与实地调查密切结合的治学方法”。
此后，学界同仁不负前辈们的殷切期望，在

充分利用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实地调查已在研究
工作中蔚然成风。其中，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
所的蓝勇团队，成效就非常显著，并为此编辑出
版专业性刊物 《中国人文田野》。

２．地理学分支学科地位的确立
史先生在 《河山集》第四集 《自序》中指

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
科学。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说它年轻，是因为它又具有新的时代意义。悠久
的历史渊源使它成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新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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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意义却使它成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
史先生所说的这个 “新的时代”，当如谭先

生所论述的，是从史先生开辟历史地理学新阶段
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因为在此之前的将近
４０年间，学科的性质尚在争论之中，沿革地理
仍属主要内容，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也大多是历史
学的。而从史先生开辟了 “新的时代”之后，由
于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具有一致的研究对象，目
标又都是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地理环境的研究以掌

握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加以治学方法突破
前规，所以历史地理学顺理成章地正式确立了它
在地理科学中的地位。因此，史先生说 “新的时
代意义却使它成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由此，
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在中国地理学会的指导下，
也开始了正规的运作。在它的主持下，从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末开始至今，已召开了１５届全国 （含
国际）历史地理学术年会，通过广泛、深入的交
流讨论，促进了学科的迅速发展。

３．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创建
学科地位归属的确立，并非单纯的学科划分

问题，而是关系到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方向问题。
新的时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 “昨天”
的组成部分。因此，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只要是
“昨天”有史可查的，也都可以成为历史地理学
的发展方向。正因为端正了学科地位，从７０年
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随之不断涌现。
历史军事地理学，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的一个

分支学科。在我们历史地理学界，史念海先生就
是这门分支学科的奠基人。７０年代初，史先生
接受兰州军区研究陕西省历史军事地理的任务，
深感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须多方吸收前贤已
经取得的成果，若求文献记载与实际地理形势相
结合，就须要改弦更张，而不能再墨守成规”。

“必须亲自莅临各处旧战场作实地的考察”。所
以，仅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５年的四年内，史先生就
对陕西境内历史上的古战场进行了六次的实地考

察，最终完满地完成 《陕西军事历史地理》巨
著，相关的论文则收在 《河山集》第四集中。史
先生的这两部著作，为中国历史军事地理学研究
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历史军事地理这一分支学科
的诞生。
与此同时，中国历史地理学两大分支学科之

一的历史自然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遭受冷落殃
及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建国后三十年间，以得天
独厚的时代优势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资料的
积累基础也比较好，有利于学科的创建。所以当
中国科学院将 《中国自然地理》列入１９７３～
１９８０年重点科学规划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
自然地理》便成为这部巨著的一个分册。《历史
自然地理》分册各章节，从１９７３年开始撰写，
中间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并于 １９７６、１９７７、

１９７８三年中，先后在西安、上海、开封三地举
行了为时达四个月的定稿会议，还分别到武汉、
南京、郑州、杭州等地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编
撰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尽管该分册还存在不足
和缺陷，但从１９８２年出版以后，确实起到了相
当大的影响，促进了历史自然地理学的深入研
究。因此可以说，《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
理》分册的出版，标志着历史自然地理学在 “新
的时代”里诞生。
以上历史军事地理学和历史自然地理学，可

以说都是创建于史先生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阶

段的７０年代。进入８０年代，在谭先生的一再推
动下，历史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已如雨后
春笋般地得到快速发展，现已成为历史地理学的
研究主体，这是新阶段的又一个新局面。

史念海先生的治学与为人

———从几封信札说起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改革开放以来，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治学道
路上已走过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回想起来，在自
己的学术道路上，曾经得益于一些学术前辈的教
诲与指点。１９７７年，我请教白寿彝先生：“今后应
读些什么书？”答曰：“读史学史方面的书。”于是，

在“阔别”了中国史学史十几年后，我又回到了当
初的起点。在我要下决心是否以唐代史学作为研
究领域时，我得到漆侠先生的支持和指点。我在
撰写《唐代谱学简论》一文时，曾就魏晋谱学与隋
唐谱学的关系，致函韩国磐先生求教，韩先生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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